
鵬情
萬里
趙鵬飛

這
個
故
事
是
父
親
講
給
我
聽
的
。

他
有
個
朋
友
在
鄉
下
的
弟
弟
，
連
生
了
四
個
女

兒
，
還
是
沒
有
兒
子
。
夫
妻
倆
一
心
想
生
兒
子
，
便

躲
到
外
面
去
打
工
。
四
個
孩
子
隨
奶
奶
，
住
在
一
間

連
門
窗
都
沒
有
的
老
房
子
裡
。
超
生
罰
款
把
家
裡
的

電
器
傢
具
都
罰
沒
了
，
實
在
沒
什
麼
可
充
罰
金
，
家
裡
的

門
窗
便
被
拆
下
來
去
抵
。

有
一
年
年
關
，
妻
子
終
於
又
懷
上
了
。
因
為
好
長
時
間

都
沒
有
回
過
家
鄉
，
兩
口
子
格
外
想
念
留
守
在
家
裡
的
孩

子
。
一
商
量
，
讓
丈
夫
夜
裡
悄
悄
溜
回
來
看
看
。

沒
有
不
透
風
的
牆
。
丈
夫
前
腳
剛
踏
進
家
門
，
就
被
計
劃

生
育
工
作
組
安
插
的
眼
線
給
告
發
了
。
四
個
女
兒
都
還
沒
輪

流
抱
上
一
遍
，
家
門
外
隱
隱
地
就
聽
到
雜
亂
的
腳
步
聲
，
抓
超
生
的
人

馬
上
就
要
趕
到
了
！

回
頭
狠
狠
貪
看
了
一
眼
年
邁
的
母
親
和
四
個
瘦
小
的
女
兒
，
這
個

慌
不
擇
路
的
男
人
，
掀
開
掛
在
窗
戶
上
的
床
單
，
一
個
箭
步
跳
窗
而

逃
。
窗
外
漆
黑
黑
的
，
是
大
片
大
片
的
麥
子
地
。

北
方
的
冬
天
，
高
不
盈
寸
的
麥
苗
，
都
灰
綠
綠
地
趴
在
地
上
，
望

過
去
，
一
馬
平
川
，
看
不
出
阡
陌
交
通
，
連
個
遮
擋
的
土
丘
山
包
也

沒
有
。

後
面
十
幾
個
人
在
追
，
前
面
又
茫
茫
無
垠
。
逃
脫
心
切
的
男
人
，

只
好
憑
着
記
憶
裡
的
方
向
感
，
向
麥
田
深
處
跑
。
孰
料
，
忽
然
一
腳

踩
空
，
掉
進
麥
田
裡
一
口
灌
溉
農
田
的
井
裡
了
。

去
過
北
方
農
村
的
人
都
知
道
，
麥
田
裡
的
灌
溉
井
，
一
般
都
築
有
一

圈
高
出
地
面
一
米
多
的
井
台
子
。
自
從
包
產
到
戶
，
分
到
地
裡
有
井
的

人
家
，
為
了
耕
作
方
便
，
就
漸
漸
把
井
台
子
上
的
封
土
給
削
平
了
。
耕

種
慣
了
的
莊
稼
人
，
閉
着
眼
睛
走
，
都
知
道
井
口
在
哪
裡
，
所
以
，
平

常
倒
也
無
甚
大
礙
。
誰
知
道
，
關
鍵
時
候
，
竟
派
上
了
這
樣
的
用
場
。

還
好
是
冬
天
，
十
幾
米
深
的
井
裡
，
水
位
並
不
高
。
等
追
兵
趕

到
，
趴
在
井
口
一
看
，
跌
入
井
下
的
人
，
已
經
仰
着
脖
子
，
扯
着
嗓

子
喊
救
命
。
儘
管
，
一
時
之
間
尚
無
性
命
之
憂
，
半
截
身
子
浸
泡
在

冰
冷
的
井
水
裡
，
也
夠
哆
嗦
好
一
陣
兒
。

臘
月
裡
的
冷
風
，
呼
呼
聲
不
大
，
卻
都
帶
着
針
，
刺
得
人
弓
背
縮

腰
。
井
上
的
一
圈
人
，
搓
手
哈
氣
稍
稍
商
量
了
一
下
，
分
作
兩
隊
。

一
隊
四
下
裡
找
些
秸
稈
樹
根
，
弄
起
一
堆
火
。
另
外
一
隊
，
小
跑
着

趕
回
村
裡
去
借
轆
轆
、
井
繩
，
找
人
來
幫
忙
搭
救
。

十
幾
個
人
燈
火
執
仗
折
騰
了
半
夜
，
終
於
借
齊
了
撈
人
用
的
家

伙
。
顧
念
着
井
下
人
的
寒
冷
之
苦
，
眾
人
合
力
，
很
快
搭
好
了
轆
轆

架
子
。
膀
大
腰
圓
手
臂
上
有
勁
的
人
，
合
力
搖
着
轆
轆
的
長
柄
，
另

外
幾
個
人
半
蹲
在
地
上
，
死
死
扒
住
轆
轆
叉
開
的
三
條
腿
，
盡
量
使

其
紋
絲
不
動
。

墜
下
井
的
倒
霉
蛋
，
像
撲
到
了
救
命
稻
草
般
，
抓
住
垂
下
來
的
井

繩
。
不
等
井
上
的
人
囑
咐
，
就
利
索
地
把
繩
子
牢
牢
綑
在
自
己
腰

上
。
只
聽
着
轆
轆
芯
子
裡
的
軸
承
，
有
節
奏
地
吱
吱
叫
喚
了
一
根
煙

的
工
夫
，
井
下
人
的
頭
，
開
始
漸
漸
大
口
喘
着
氣
，
浮
上
了
地
面
。

夜
色
還
未
退
卻
，
東
方
既
白
。
剛
剛
被
撈
上
來
的
人
，
頭
髮
貼
着

額
頭
，
不
知
是
井
水
還
是
汗
水
，
順
着
眉
毛
，
一
滴
一
滴
往
下
滴
。

臉
色
是
烏
青
難
辨
，
嘴
唇
也
失
了
色
，
整
個
人
抖
得
像
篩
糠
，
停
都

停
不
下
來
。
頭
頂
倒
還
冒
着
熱
氣
，
棉
襖
棉
褲
早
已
濕
盡
，
鞋
子
也

不
見
了
一
隻
。

井
上
的
人
也
顧
不
得
笑
，
一
左
一
右
，
幫
着
把
身
上
的
濕
衣
服
給

扒
了
下
來
。
所
幸
火
堆
上
的
火
還
夠
旺
，
半
邊
身
子
伏
在
火
上
烤
了

好
長
一
陣
兒
，
臉
上
才
開
始
有
了
些
許
血
色
。
待
棉
衣
棉
褲
也
半
乾

了
，
跟
着
熬
了
一
夜
的
人
，
迫
不
及
待
要
回
去
交
差
。
於
是
，
又
一

左
一
右
，
架
着
路
都
還
不
能
走
穩
的
超
生
分
子
，
朝
着
鎮
上
的
方
向

去
了
。

等
四
個
孩
子
的
奶
奶
聽
到
消
息
，
連
跌
帶
爬
趕
到
井
邊
，
火
堆
裡

的
餘
燼
都
冷
得
灰
塌
塌
了
。
等
她
跌
跌
撞
撞
趕
到
鄉
鎮
衛
生
院
，
已

被
實
施
了
結
紮
手
術
的
兒
子
，
正
躺
在
裡
間
的
病
床
上
，
一
聲
低
似

一
聲
地
叫
喚
着
。

好
在
天
無
絕
人
之
路
，
這
件
事
情
總
算
有
了
一
個
歡
喜
的
尾
巴
。

八
個
月
後
，
他
的
妻
子
生
下
了
一
個
兒
子
。

超生

時
下
說
起
四
川
樂
山
，
談
到
最
多
的
是
樂
山
大

佛
、
大
熊
貓
和
峨
嵋
山
。

這
三
個
景
點
，
特
別
是
前
面
的
兩
個
景
點
，
在

我
的
記
憶
之
河
中
，
閃
爍
着
鮮
明
、
炫
麗
的
波

光
。

那
是
二
零
零
四
年
偕
金
庸
遊
四
川
參
觀
的
景
點
。

在
這
次
遊
覽
中
所
拍
攝
的
照
片
，
有
一
幀
我
與
金
庸
乘

坐
觀
光
船
，
從
岷
江
仰
觀
樂
山
大
佛
的
鏡
頭
，
金
庸
閒
坐

敞
篷
船
，
以
大
佛
背
景
留
影
，
臉
露
含
蓄
笑
容
，
與
安
詳

莊
重
的
大
佛
，
互
為
輝
映
。

另
一
幀
是
金
庸
與
熊
貓
的
合
照
。
金
大
俠
的
率
真
與

熊
貓
的
憨
態
，
是
天
作
的
契
合
。
我
不
知
道
大
熊
貓

館
，
為
什
麼
不
以
此
幀
絕
妙
的
照
片
，
作
為
喚
醒
世
人

保
護
熊
貓
的
意
識
，
而
是
以
一
個
濁
世
浪
子
影
星
作
為

招
徠
！

不
管
怎
樣
，
在
此
行
中
，
峨
嵋
其
印
記
中
卻
沒
前
面

景
點
深
刻
，
那
一
次
，
金
庸
因
行
動
不
便
，
最
終
也
未

能
登
上
峨
嵋
金
頂
。

又
一
次
赴
四
川
參
加
文
學
活
動
。
這
次
是
存
心
登
上

金
頂
觀
日
出
，
以
彌
補
前
一
次
的
遺
憾
。

前
一
晚
，
四
川
的
文
友
叮
囑
翌
晨
五
時
起
床
，
等
候

安
排
，
如
果
天
氣
良
好
，
會
通
知
集
合
一
道
觀
日
出
。

為
慎
重
起
見
，
我
誠
惶
誠
恐
調
撥
了
自
備
鬧
鐘
，
四
時
許
爬
起

床
，
盥
洗
完
畢
，
安
坐
房
間
等
候
召
喚
。
等
了
一
句
鐘
，
毫
無
動

靜
，
以
為
外
間
天
氣
欠
佳
，
未
能
成
行
，
便
倒
頭
又
睡
。

待
到
起
身
吃
早
餐
，
聽
到
文
友
眉
飛
色
舞
談
金
頂
觀
日
出
之
氣

象
萬
千
，
不
禁
暗
自
叫
苦
，
原
來
文
友
漏
了
通
知
我
，
讓
我
懊
惱

不
已
。

這
是
又
一
次
的
遺
憾
。

我
不
禁
聯
想
起
一
九
八
三
年
參
加
美
國﹁
愛
荷
華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
應
屆
同
學
王
安
憶
在
臨
別
愛
荷
華
時
，
為
我
寫
的
一
段

話
，
為
之
釋
然
。

王
安
憶
在
我
的
留
言
小
冊
子
寫
道
：

「
去
年
，
也
是
這
個
時
候
，
我
爬
峨
嵋
山
，
同
行
者
均
看
見
了

佛
光
，
獨
我
沒
有
。
眾
人
都
為
我
遺
憾
，
我
卻
並
不
。

我
爬
峨
嵋
，
是
為
了
爬
山
，
是
為
了
峨
嵋
。
而
不
是
為
了
佛

光
，
不
是
為
了
山
頂
。

同
樣
，
我
生
活
，
是
為
了
生
活
本
身
，
而
不
是
為
了
一
個
什
麼

目
標
。

我
想
，
假
如
一
個
人
為
一
個
什
麼
目
的
而
生
活
，
當
他
達
不
到

這
目
標
時
，
他
會
痛
苦
，
絕
望
，
而
他
達
到
了
的
時
候
，
他
會
怎

樣
呢
？
也
許
他
會
發
現
自
己
錯
過
了
很
多
生
活
的
滋
味
、
人
生
的

滋
味
，
也
許
他
會
發
現
自
己
得
不
償
失
。
」

那
是
一
九
八
三
年
冬
，
參
加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愛
荷
華
國
際
寫

作
計
劃﹂
的
作
家
紛
紛
離
開
，
我
獨
自
留
下
在
愛
荷
華
大
學
進
修

英
語
，
準
備
報
考
美
國
大
學
。
大
抵
是
王
安
憶
看
到
我
苦
兮
兮
地

進
修
，
勸
我
不
要
太
執
着
。

不
管
怎
樣
，
看
來
我
似
乎

與
峨
嵋
無
緣
。
正
如
王
安
憶

說
，
爬
峨
嵋
，
是
為
了
爬

山
，
登
上
峨
嵋
，
而
不
是
為

了
一
個
目
標
，
既
然
已
登
上

峨
嵋
，
至
於
是
否
看
到
佛

光
，
不
是
目
的
，
所
謂
緣
來

緣
往
，
其
實
也
不
必
太
介

懷
。

金庸．樂山．峨嵋

早
前
認
識
了
一
個
新
朋
友
，
跟
我
和
太
太
說
了
自
己
患

鼻
咽
癌
的
經
歷
。

他
說
知
道
患
癌
後
，
沒
有
躲
起
來
，
也
沒
有
因
為
害
怕

其
他
人
擔
心
而
保
密
，
反
為
逐
一
約
朋
友
出
來
告
知
。
起

初
當
然
嚇
倒
朋
友
，
他
反
而
安
慰
對
方
，
承
諾
自
己
會
積

極
面
對
。
意
外
地
，
因
為
一
傳
十
，
十
傳
百
，
大
家
給
他
不
同
的

偏
方
、
中
西
醫
聯
絡
、
高
人
秘
址
，
自
己
沒
放
棄
工
作
之
餘
，
逐

一
研
究
，
然
後
踏
上
中
西
合
璧
、
練
氣
功
及
靈
修
之
路
。

他
說
起
話
來
，
不
時
會
提
起
：﹁
我
這
些
從
死
亡
關
走
出
來
的

人
…
…﹂
，
但
態
度
並
不
負
面
，
而
是
更
珍
惜
生
命
。
他
由
西
醫

說
起
，
我
不
贊
同
中
西
合
璧
醫
癌
，
這
部
分
從
略
，
而
且
也
只
是

一
般
的
化
療
。
他
說
找
了
最
好
的
西
醫
，
但
藥
物
其
實
都
只
有
分

昂
貴
或
便
宜
兩
大
方
向
。
然
後
從
朋
友
的
資
料
裡
，
找
到
一
個
可

靠
的
中
醫
，
差
不
多
無
間
斷
地
吃
中
藥
。
他
也
去
學
郭
林
氣
功
，

至
於
靈
修
就
較
個
人
，
跟
師
傅
，
也
是
一
個
有
趣
的
故
事
。

他
說
中
藥
顯
然
是
幫
助
到
減
低
副
作
用
，
因
為
他
比
同
期
化
療

的
病
人
身
體
好
，
這
十
多
年
來
，
也
逐
漸
恢
復
過
來
。
而
郭
林
氣

功
當
然
功
不
可
沒
，
醫
管
局
也
有
推
廣
此
氣
功
給
癌
症
病
人
，
目

前
想
學
者
愈
來
愈
多
，
但
推
廣
範
圍
只
限
癌
症
病
人
，
當
中
有
不

少
把
腫
瘤
縮
小
的
個
案
。
這
朋
友
說
自
己
練
這
套
氣
功
反
應
很

好
，
現
在
師
兄
也
會
叫
他
多
示
範
，
自
己
也
感
受
到
氣
的
流
動
，

支
撐
他
的
身
體
。

康
復
後
十
多
年
，
他
說
由
失
去
味
覺
，
到
恢
復
味
覺
對
很
多
事
的
看
法
也

不
同
了
。
但
近
年
化
療
的
副
作
用
又
見
明
顯
，
易
口
乾
眼
乾
，
人
也
容
易
累

了
，
又
再
要
踏
上
尋
找
輔
助
方
法
之
路
。

我
沒
有
說
：
其
實
若
沒
有
化
療
，
憑
中
藥
和
氣
功
，
也
能
保
住
你
的
命
，

甚
至
比
你
現
在
的
狀
態
還
好
。
但
大
家
覺
得
癌
還
是
要
醫
，
甚
至
花
上
數
萬

元
去
用
新
的
標
靶
藥
物
。
先
前
曾
有
報
刊
報
道
，
就
算
是
命
中
你
癌
症
的
標

靶
藥
，
也
只
是
維
持
到
多
二
十
個
月
的
生
命
。
我
從
來
不
明
白
這
為
何
叫
治

療
？
醫
到
癌
沒
醫
到
人
。

我
想
對
他
說
的
是
：
是
你
的
開
朗
積
極
幫
得
你
最
多
，
中
藥
及
氣
功
也
是

輔
助
，
西
藥
則
只
是
轉
移
了
病
灶
。
對
付
癌
症
，
他
做
對
了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
我
一
邊
聽
他
的
分
享
，
最
感
動
是
那
積
極
的
精
神
，
也
在
此
衷
心
祝
福

他
踏
上
康
復
之
路
。

癌症復康者的分享 路地
觀察
湯禎兆

在
日
本
大
阪
以
至
其
他
日
本
大
城
市
，
大
街

小
巷
都
可
以
看
到
眾
多
的
自
行
車
︵
單
車
︶
穿

梭
前
行
。
騎
車
的
男
女
老
少
，
都
自
得
其
樂
。

這
些
車
子
往
往
騎
上
行
人
路
，
人
群
也
彼
此
相

讓
，
並
無
口
出
怨
言
。

自
行
車
本
來
是
中
國
的﹁
國
車﹂
。
在
上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
當
我
剛
讀
中
學
時
，
自
行
車
是
奢
侈
品
，

是﹁
身
份
的
象
徵﹂
。
只
有
地
主
富
豪
的
子
弟
，
才

能
騎
自
行
車
上
學
。
我
們
這
些
城
市
貧
民
子
弟
，
只

有
羨
慕
的
份
兒
。
就
是
到
了
上
世
紀
六
七
十
年
代
，

自
行
車
也
是
內
地
的
奢
侈
品
。
許
多
有
港
澳
關
係
的

內
地
人
，
希
望
海
外
親
戚
贈
送
的
，
便
是
自
行
車
、

收
音
機
、
手
錶
和
衣
車
這﹁
三
轉
一
響﹂
。

改
革
開
放
以
後
，
內
地
經
濟
轉
活
，
不
少
人
先
富

起
來
。
於
是
嫌
自
行
車
速
度
太
慢
，
有
錢
的
便
改
駕

電
單
車
，
一
時
呼
呼
響
的
電
單
車
︵
摩
托
車
︶
到
處

跑
，
空
氣
污
染
嚴
重
。
於
是
在
九
十
年
代
，
有
些
城

市
有﹁
禁
摩﹂
之
舉
，
即
不
發
電
單
車
牌
照
，
好
像

廣
州
和
東
莞
都
有﹁
禁
摩﹂
之
舉
。

進
入
新
世
紀
，
中
國
人
更
富
起
來
了
，
中
國
的
小

汽
車
，
在
二
十
年
間
，
竟
在
產
銷
方
面
，
居
世
界
第

一
。
不
僅
在
大
城
市
小
汽
車
堵
塞
路
面
，
中
小
城
市

同
樣
堵
車
，
至
此
，
自
行
車
幾
近
絕
跡
。

十
多
年
前
漫
遊
西
歐
，
在
荷
蘭
見
到
街
頭
的
自
行
車
特
多
，

而
且
到
處
設
有
自
行
車
停
車
場
。
一
問
之
下
，
知
道
不
是
荷
蘭

人
買
不
起
小
汽
車
，
而
是
喜
歡
騎
自
行
車
，
原
因
是
既
可
作
交

通
工
具
，
又
可
起
健
身
作
用
。

但
中
國
人
喜
歡
炫
富
，
好
像
家
中
沒
有
小
汽
車
，
會
讓
人
看

不
起
。
況
且
許
多
小
型
的
汽
車
，
價
格
都
在
十
萬
元
以
下
，
一

般
受
薪
白
領
，
大
都
可
以
買
得
起
，
更
無
論
那
些
土
豪
權
貴

了
。奇

怪
的
是
台
灣
本
來
也
是
小
康
地
區
，
但
仍
然
是
摩
托
車
如

蜜
蜂
一
樣
，
充
滿
街
巷
，
更
停
上
通
道
，
令
人
寸
步
難
行
。

有
醫
生
告
訴
我
，
由
於
運
動
量
太
少
，
希
望
我
購
置
一
架
固

定
的
健
身
單
車
在
家
中
作
為
運
動
器
具
。
車
是
買
了
，
因
生
性

懶
惰
，
總
提
不
起
勁
每
天
踩
車
半
小
時
︵
醫
生
的
囑
咐
︶
。

騎自行車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英
國
伊
利
沙
伯
女
王
在
去
年
底
的
聖
誕
致
辭

中
，
特
別
為
去
年
因
恐
怖
襲
擊
而
失
去
親
人
的
民

眾
，
獻
上
慰
問
和
祝
福
，
因
為
剛
失
去
親
人
的
第

一
個
節
日
，
必
定
是
最
難
熬
的
。

天
命
曾
經
在
以
前
的
作
品
中
提
過
，
一
般
來

說
，
若
非
客
人
特
別
要
求
，
我
不
會
主
動
卜
與﹁
死﹂
有

關
的
問
題
。

首
先
，
玄
學
本
來
就
無
法
準
確
卜
得﹁
死
亡
時
間﹂
，

只
能
知
道
大
概
何
時
有
大
的
災
劫
。
若
加
上
本
年
有
象
徵

傷
病
、
逝
世
的
災
星
，
則
特
別
有
可
能
會
引
來
劫
難
。
但

﹁
劫
難﹂
往
往
有
化
解
的
方
法
，
且
每
人
一
生
都
總
會
經

歷
幾
個﹁
大
劫﹂
。

常
有
客
人
不
了
解
這
一
點
。
更
有
甚
者
，
把
天
命
當
成

有﹁
陰
陽
眼﹂
的
風
水
師
，
因
此
問
我
，
某
位
剛
剛
逝
去

的
親
人
，
在﹁
那
一
頭﹂
的
世
界
，
生
活
得
如
何
：
病
痛

痊
癒
了
嗎
？
有
什
麼
需
要
後
人﹁
燒
給﹂
他
？

玄
學
命
理
不
會
算
到
確
切
的﹁
死
亡﹂
，
所
以
其
實
即

使
某
人
已
經
往
生
，
還
能
算
到
他
的
運
氣
，
而
這
些
運
程

可
能
影
響
子
孫
後
代
。
但
若
說
要
算
得
他﹁
此
時
此
刻
在

﹃
天
堂﹄
做
什
麼﹂
、﹁
有
什
麼
話
要
對
後
人
說﹂
這
一

類
的
問
題
，
則
不
在
天
命
工
作
範
圍
之
內
了
。

天
命
明
白
，
面
對
這
種
客
人
，
除
了
要
耐
心
解
釋﹁
風
水
師
沒
有

陰
陽
眼﹂
之
外
，
更
重
要
的
，
是
幫
忙
撫
慰
他
們
破
碎
的
心
靈
。
他

們
之
所
以
會
期
待
天
命
有﹁
陰
陽
眼﹂
，
只
是
因
為
思
念
逝
者
。

所
以
天
命
更
應
該
幫
助
他
們
排
解
憂
傷
。
其
實
，
失
去
至
親
的

人
，
會
經
歷
悲
傷
的
五
個
階
段
：
否
定
、
憤
怒
、
討
價
還
價
、
憂

鬱
、
接
受
。
只
要
還
沒
做
到
真
正
放
下
，
就
容
易
在
前
四
個
階
段
徘

徊
。其

中
最
先
會
陷
入
的
第
一
階
段﹁
否
定﹂
，
就
是
用
各
種
方
式
，

欺
騙
自
己
，
不
相
信
親
友
已
經
去
世
。
這
樣
的
朋
友
，
往
往
希
望
往

生
者
仍
在
某
處﹁
生
存﹂
着
，
也
許
有
人
能
接
觸
到
他
們
。
寄
望
天

命
能
做
到
這
些
的
客
人
，
就
是
希
望
親
友
仍
在﹁
生
活﹂
，
能
夠
通

過
天
命
與
他
們
溝
通
。

如
果
想
要
一
下
子
讓
失
去
至
親
者
忘
記
悲
傷
，
是
不
可
能
的
。
比

起
說
一
些
用
處
不
大
的
鼓
勵
話
語
，
不
如
直
接
與
他
們
一
起
，
找
出

悲
傷
的﹁
根
源﹂
，
讓
時
間
與
生
活
療
癒
傷
口
。

悲傷的五部曲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遠親不如近鄰，是句俗語，也是古人對和睦鄰
里關係的評價，其意指遇有急難，遠道的親戚就
不如近旁的鄰居那樣能及時幫助。
事實也正如此。住老家大院時，一天夜裡老父
胃潰瘍急性發作，上嘔下瀉，伴有出血，需送往
醫院搶救。那時家中還沒安裝電話，去喊遠道的
親戚幫忙已來不及，幸虧胡同的兩個鄰居及時相
助，協助我用躺椅將老父送往醫院化危為安。此
事讓我深知了鄰居關係的重要性。
舊房拆遷安置到居民新村後，雖然客觀上住房
結構改變，家家安裝防盜門，一天到晚關得緊緊
的，影響了彼此來往；加之人們生活節奏加快，
休閒方式增多，串門聊天漸漸淡化；再則社會不
斷進步，鄰里互助需求也相應減弱，當年左鄰右
舍經常串門，誰家要有個柴米油鹽什麼需求，敲
個門就可以解決，如今市場經濟、物資供應充
足，買什麼東西都非常方便，有時一個電話還會
送貨上門。然而，我還是恪守「鄰居好，勝金
寶」的格言，將鄰里關係看成重要的人際關係，
處處採取主動的方式與鄰居溝通，有時吃了鄰居
的虧也都採取寬容的態度。
剛搬進新居後，除了二樓的一戶鄰居相熟外，
其他的都不認識，平常根本不來往，見了面也不
打招呼。趁着社區讓我擔任樓道聯絡員的契機，
我挨家挨戶訪問了樓道全部鄰居，要了各戶主夫

妻姓名及電話，建起了鄰居聯絡卡，並附上街
道、社區、急救、報修等便民電話，以方便鄰居
互相熟悉和聯繫。然而，這不代表鄰里關係就能
相融，很多事還需溝通，特別是樓上樓下的關係
更需理解與寬容。
先談談樓上鄰居吧，家中有一高齡老人，因出

門摔了一跤，腿子傷癒後造成後遺症，在家走路
也要靠枴杖支撐。白天聽她枴杖着地的聲音倒還
能忍受，晚上尤其夜裡她拄枴杖去衛生間，這聲
音就顯得特別大，妻子是一個有一點聲響就睡不着
的人，哪裡受得了這枴杖着地板「咚咚」的聲音，
時間一長，妻子實在不能忍受，便叫我一起上樓去
論理。我想了想，勸住了妻子，倒不是妻子理虧，
而是考慮到樓上那位高齡老人的特殊情況，總不
能叫她放棄枴杖行走吧，但長久下去也確實對我
們的睡眠有影響。一天中午，趁老人兒子在家，
我拎了些水果叩開了他家門，先向他母親問好，
然後微笑着說：「有個事請你們幫忙。」老人兒
子問我：「什麼事？」我很婉轉地將妻子常常夜
間被他母親枴杖聲驚醒睡不着的事陳述了一下，
懇請他能不能將枴杖落地部分用厚布纏繞一下，
降低一下聲音。他兒子見是他母親拄枴杖影響了
我們，我還這麼客氣，有些不過意，連連答應照
辦。這以後，樓上白天枴杖落地聲明顯小了許
多，而夜間有時竟沒了聲音。原來老人的兒子為

母親買了個座便椅放在房間，讓老人方便時不用
拄枴杖去十幾米外的衛生間了。如果我和妻子上
樓去大聲理論，結果未必能盡人意。
現在的居民樓，大多是共用一個油煙管道、一
個下水管，其他有些自裝的熱水器水管也是交織
在一起，出了問題需仔細辨認，不然就很容易造
成誤解，而如何對待誤解恰是一門學問。一天中
午，我家的門被敲得山響。正午睡的我驚醒後趕
緊起身去開門，原來是一樓的鄰居。她滿面怒
氣，責怪我家接太陽能熱水器的水管漏水，致使
她家壁櫥裡衣服、棉花胎都受潮上霉。我懵懵懂
懂地跟她去一樓看「證據」，她的丈夫指着陰井
裡第四根水管說：「你看，水就是從這根水管上
流下來的！」我一邊勸他（她）們息怒，一邊趕
緊上樓去核查。查來查去卻不是我家的水管漏，
便又上樓繼續排查。終於找到癥結，原來是六樓
太陽能熱水器出水管漏水，滴滴嗒嗒地正順着我
家的水管往下流。我鬆了一口氣，友好地叫一樓
鄰居上來看實情。同時幫助修復了水管。一樓的
鄰居很是感動，連連向我打招呼，既向我表示歉
意，又向我表示感謝。
從平房到高樓，居住條件大改善，但同一樓道
鄰居之間出現誤解的事也不少，對於一時被誤
解，不能一聽就光火，也不要讓鄰居在實據面前
難堪，應當設身處地替他們着想，幫他們一起找
到問題的根源，消除誤解，解決問題。如果大家
都這樣做，鄰居之間就很容易和睦相處，以後遇
到什麼事也都能互諒互幫了。
誠然，鄰居間的和睦要靠大家的努力，但樓道
聯絡員的示範作用更重要。平常我自己帶頭，不

脫水的衣服曬在陽台內，空調的出水管接在下水
管中，拖鞋穿軟底……並主動過問一些「閒
事」，如公用設施出現問題自己打電話找人來解
決、鄰里有什麼糾紛出面去協調、鄰居家庭中有
什麼矛盾跑去化解、鄰居有什麼困難也主動關心
等，以此來影響感化鄰居。俗話說：「人心都是
肉做的。」你為鄰居好，為他們做實事，鄰居自
然會聽你的，也自然會約束自己的不文明行為。
其實鄰里之間都有關係和睦的願望，關鍵靠帶
動，漸漸，鄰居間主動打招呼的多了起來，互諒
互讓也成風了，繼而，鄰里之間就培養出了感
情。
二零一二年冬天，我們這裡的頭場雪下得很

大，漫天的鵝毛大雪飛舞了一夜。早上起來，我
看到樓下大路上都積滿了幾寸厚的雪，心中有些
發愁。曾記得有位詩人說過這樣的話，站在不同
角度看下雪，各是各的心情。這話一點也不假，
農民是喜，這場瑞雪也許能帶來豐兆年；孩子是
樂，可以堆雪人了……可我們這些上班族卻是
愁，怎麼去上班呀！關鍵時刻出租車司機鄰居小
劉「挺身而出」，解了我的燃眉之急。那一天，
我和樓道的其他上班族鄰居分批坐在小劉的車
裡，有說有笑，小劉則小心翼翼地在冰面上滑
行，把大家一一送到單位且不肯收費。看着車窗
外緊裹大衣、迎着風雪艱難行走的路人，我們在
心裡默默地感謝好鄰居。
遠親不如近鄰，我再次切身感受到了鄰居之

情。在感懷好鄰居時，我從心裡也更加激勵自己
應多為鄰居做些事，多幫鄰居解些難，讓自己也
成為別人眼裡的好鄰居。

遠親不如近鄰

周
末
去
了
成
都
一
趟
，
出
席IFS

兩
周
年
晚

宴
，
當
晚
的
亮
點
，
是
劉
嘉
玲
的
服
裝
品
牌

A
nirac

︵
她
英
文
名
字C

arina

倒
轉
串
法
︶
宣

佈
正
式
登
陸
成
都
連
卡
佛
百
貨
，
當
晚
亦
有
其

品
牌
最
新
系
列
的
時
裝
表
演
。

翌
日
，
劉
嘉
玲
親
到
成
都
，
在
落
戶
的
連
卡
佛
舉

行
兩
場
與
特
選
貴
賓
做
的
見
面
會
，
只
邀
請
特
選

Super
V
IP

出
席
，
適
逢
其
會
，
去
開
眼
界
，
給
嘉

玲
一
個
驚
喜
。
異
地
相
逢
，
嘉
玲
熱
情
招
呼
，
不
介

意
邊
化
妝
邊
跟
我
聊
。
她
剖
白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從

蘇
州
初
來
港
時
，
很
窮
，
沒
錢
買
時
裝
，
連
卡
佛
是

她
的
時
裝
天
堂
，
現
在
自
己
的
衣
服
可
以
放
在
這
裡

賣
，
感
夢
想
成
真
。
嘉
玲
當
年
雖
是
連
廣
東
話
也
麻

麻
的
新
移
民
，
但
憑
拚
搏
立
足
娛
樂
圈
和
商
界
。

見
面
會
上
，
劉
嘉
玲
穿
上
自
己
的
品
牌
與
貴
賓
們

見
面
，
她
先
致
歡
迎
詞
，
坦
白
地
說
：﹁
歡
迎
大
家

來
欣
賞
我
的
春
夏
系
列
，
自
己
的
品
牌
可
以
放
在
連

卡
佛
是
我
的
夢
想
，
八
十
年
代
我
初
來
港
時
，
很

窮
，
沒
錢
買
衣
服
，
很
希
望
到
連
卡
佛
買
衣
服
，
我

認
為
這
裡
是
時
裝
的
天
堂
，
現
在
夢
想
成
真
，
很
榮
幸
。﹂
識

她
於
微
時
，
她
雖
然
沒
錢
買
名
牌
，
但
因
樣
子
標
致
，
身
形

好
，
走
在
街
上
，
吸
引
很
多
欣
賞
目
光
。

貴
賓
紛
紛
試
穿
她
的
系
列
，
穿
上
了
便
捨
不
得
換
，
實
行

即
買
即
着
，
更
有
她
粉
絲
買
了
全
套
跟
劉
嘉
玲
所
穿
一
模
一

樣
的
款
式
，
就
是
為
了
要
跟
偶
像
合
照
，
幾
乎
所
有
貴
賓
都

搶
購
她
的
系
列
，
劉
嘉
玲
逐
一
跟
她
們
合
照
，
每
個
人
面
上

都
掛
上
滿
足
的
笑
容
。

我
也
試
穿
了
她
其
中
一
款
大
褸
，
感
受
一
下
系
列
的
質
地
和

裁
剪
，
非
常
舒
服
合
身
，
着
經
理
預
留
給
我
，
未
幾
經
理
來

問
，
我
留
的
大
褸
只
賣
剩
我
的
一
件
，
有
客
人
想
要
，
決
定
讓

給
她
，
很
替
嘉
玲
高
興
。
嘉
玲
喜
歡
做
生
意
，
更
多
元
化
進

軍
商
場
，
見
面
會
上
用
來
招
呼
貴
賓
的
紅
酒
和
香
檳C

arina
Lau

是
她
的
另
一
條
戰
線
，
此
外
她
投
資
開
酒
吧
、
家
品
店
。

她
經
常
行
色
匆
匆
，
不
為
拍
戲
，
是
為
生
意
。

劉嘉玲的新搞作 翠袖
乾坤
查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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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曾
陪
金
庸
參
觀
樂
山

大
熊
貓
養
殖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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